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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Metaverse on Urb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terpretation and
Planning Responses
DENG Zhituan

Abstract: It is worth exploring how the metavers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rehensive digitization, affects urban development and how cities should respond

as a resul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etaverse of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world based on digital information will not generate any subversive

impact on the processes of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that help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Nor will the city as a whole disappear. Instead, the metaverse, as

potential puzzle pieces of the six technological waves, will facilitat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e the redrawing of the world city

landscape. For Chinese cities, on the one hand, rational plann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proactively curb investment bubbles, security risks and

ethical risks of metaverse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systematic plann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urban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new wave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a city's ranking.

Keywords: metaverse; urb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logical

interpretation; planning response

近年，远程办公、在线娱乐和教育等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的选择。元宇宙这个

来自科幻小说的概念，蕴含着对未来经济社会的无尽想象，更是引发广泛关注甚

至破圈，让 2021年成为元宇宙元年。虽然概念内涵还未统一，但有一个基本共识是，

元宇宙本身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依托技术系统集成构建的与现实世界共融共生的虚拟世

界，涉及的技术至少包括量子计算、移动互联网、VR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

生物技术等，衍生出的产业更是复杂庞大，正在成为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

底层力量。元宇宙也自然成为当下实践和研究的热点，吸引多方关注其对技术、经济和

社会以及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理论上，信息化对城市的影响早已成为伊曼纽尔·卡

斯特尔斯为代表的信息社会流派的研究对象。在数字革命加速之际，该如何看待城市发

展也成为近年重要城市研究著作《21世纪城市研究手册》 [1]的核心议题，中国学者[2]已
关注到信息化对城市现代化的可能影响，但还很少有学者涉及元宇宙对城市发展底层逻

辑影响的深入探讨。而且，如同学者[3]认为规划需要应对信息技术的新挑战一样，元宇

宙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需要城市发展的决策者和规划者积极思考应对策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街区的兴起动力、运行机制与推进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18BJL088）

提 要 以全面数字化为本质的元宇

宙，会如何影响城市发展，城市又该如

何应对，值得探究。研究认为：基于数

字信息形成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共融

共生的元宇宙，对集聚和扩散两股推动

城市发展的力量还不会产生颠覆性影响，

也不会让城市整体消亡；可能成为第六

次技术浪潮潜在拼图的元宇宙，将进一

步导致城市发展分化。对中国城市而言，

一方面要强调理性规划，主动规避元宇

宙技术潜在的投资泡沫、安全隐患和伦

理风险；另一方面要强调系统规划，把

握元宇宙等新浪潮技术带来的城市发展

机遇，兼顾公共服务应用与产业生态营

造，实现城市等级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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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宇宙的本质：全面、深度数

字化

在电子通信技术和媒体技术蓬勃发

展初期，互联的计算机编织的数字网络

就被学者称为“赛博空间”。但真正使用

元宇宙 （Metaverse） 并让大家知晓的，

是尼尔·斯蒂芬森 1992年的科幻小说

《雪崩》，在这里元宇宙指“物理、增强

和虚拟现实在一个共享的在线空间中的

融合”[4]。此后，备受科幻迷推崇的《黑

客帝国》以及近年比较火的《头号玩家》

等都可视作基于元宇宙概念进行的艺术

创作。从本质上来看，元宇宙并非一个

真实的世界，而是全面、深度的数字化。

所谓全面是包括事件、物体、环境和人

的全面数字化，所谓深度则是与当前互

联网数字技术相对应的更深层次的数字

化，如孪生城市以及“人的孪生”形成

的数字化生存等。因此，要构建形成真

正的元宇宙绝非易事。即使最初级的元

宇宙也包括十分丰富的要素，一般认为

构建一个真正的元宇宙至少需要 8个关

键要素：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

多元化、随地、经济系统、文明[5]。其中

沉浸感、低延迟是最为关键的技术门槛，

近年来芯片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虚拟

现实技术、游戏技术、AI人工智能技术、

区块链技术等迅速发展，为元宇宙应用

场景开发提供了巨大技术支撑。从这个

层面来说，元宇宙并非某种单一技术，

而是技术集成的平台。

虽然元宇宙的本质是全面、深度数

字化，但要实现真正的元宇宙，还需要

一个漫长过程。近期来看，元宇宙技术

更多可能是与游戏、社交、旅游、教育、

医疗和政务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从当

前众多世界顶级企业加速布局元宇宙可

窥一斑，以虚拟在线的方式推进相关领

域的数字化赋能，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

应用也在快速迎来突破；基于元宇宙的

政务服务已在不少城市开始推进，如韩

国首尔就把政务服务的元宇宙建设作为

突破口；旅游和文化领域的元宇宙建设，

则更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如线上博物馆、数字图书馆和在线

展示、视频会议等。从长远来看，随着

元宇宙技术不断突破，特别是随着穿戴

设备和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可能实现

人的数字化生存，最终现实世界与虚拟

世界实现共融共生，工作、生活、游戏、

娱乐、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等会发生彻

底变革，届时个体将拥有数字身份及数

字资产的数字孪生个体而与现实世界并

存，真正地迎来元宇宙时代。

2 元宇宙不会颠覆城市发展底层

逻辑

2.1 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从集聚经济

到空间类聚

集聚和扩散是城市发展的两大决定

力量。理论上，城市的扩散力量源于集

聚可能带来的拥挤[6]，相对较易理解；城

市的集聚力量则包含区位基础、集聚经

济和空间类聚 3种机制（图 1），对应回

答主体在哪里集聚、为什么集聚和如何

集聚的3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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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集聚力量的3种机制
Fig.1 Three mechanism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具体来看，区位基础主要包括地理、

交通、环境、政策、文化和制度等，决

定着主体在哪里集聚，即城市会在什么

地方兴起。由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

构成的集聚经济[7]，是城市集聚的基础力

量，包括共享、匹配和学习等 3种微观

机制[8]，回答了主体为什么集聚，即为什

么会有城市的问题。其中：城市化经济

是可交易性的相互依赖，得益于城市基

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和大规模城市市

场的共享；而地方化经济则是不可交易

性的相互依赖，受益于产业和企业间在

特定地方集聚实现的成本节约，比如特

殊技能的劳动力储备（匹配）、特定服务

机构和地方知识群的发展（学习）等[7]。
空间类聚 （sorting） 包括空间群分

和空间选择，回答了主体会如何集聚，

即城市为什么分化的问题。其中：空间

群分表明异质主体会有不同的区位选择，

类似于“人以群分”或“人往高处走”

的道理，是异质主体的主动选择，是一

种事前机制；空间选择则表明，不同类

型空间对异质主体会有差异化选择，是

主体被空间选择，是一种事后机制，如

大城市竞争更激烈，必然要求更高生产

率，从而产生和留住高生产率主体，淘

汰低生产率主体[9]。虽然空间类聚机制表

明了城市分化力量的客观事实，但其本

质仍是城市发展的集聚力量。只是与集

聚经济揭示“主体会集聚”所不同，空

间类聚进一步揭示了“主体会有集聚区

位差异”，从而导致城市发展分化。

概括起来说，区位基础回答了城市

在哪里兴起，集聚经济回答了城市为什

么会兴起，空间类聚则回答了城市为什

么会分化。由于城市分散的力量主要源

于集聚可能导致的拥挤，从全面、深度

数字化的元宇宙本质来看，元宇宙的盛

行很可能减少常规通勤，不会加重反而

有助于降低城市集聚可能伴随的“相对”

拥挤。因此，要探讨元宇宙对城市发展

底层逻辑的可能影响，关键点就是判断

元宇宙对区位基础、集聚经济和空间类

聚的可能影响。

2.2 历史上集聚经济从未削弱、空间类

聚逐步强化

影响城市集聚的技术变革主要是交

通和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铁路、汽车、

高铁以及电话、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

这里以电话、电报和互联网等技术变革

对集聚产生的影响为例进行讨论。在 19
世纪电报、电话出现后，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中叶随着电话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以

及伴随传真机的出现，一度让不少人喊

出“地理已死”和“城市消亡”的观

点[10]。原因是，这些观点认为，电话和

传真机几乎可以让人轻松实现远程办公，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集中到一起，而只需

要在家或任何地方办公即可。[11]但事实

表明，即使到现在移动互联网和视频通

话技术出现和广泛应用，城市集聚的力

量也并没有丝毫减弱，可从过去 20—30
年世界各地城市发展的结果得到证实，

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激增，特别是大城

市超大城市的增长更为显著，甚至出现

所谓的“特大城市偏好”[12]。特别是在

空间类聚机制强化下，顶尖人才、野心

家、富豪和最富创造活力的核心产业纷

纷往超级城市迁移，聚集程度之高史无

前例，出现所谓“超巨城市”[13]，并导

致“赢者通吃”式[14]城市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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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样的结果，或许有两个关键

原因。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分工越来越

深入，从社会大分工，到产业分工，再

到当前的产品内分工，企业和企业间的

合作越来越密切，高技能劳动力、服务

机构以及隐性知识等不可交易性的相互

依赖越来越强，面对面交流形成社会网

络有助于激活创新，企业扎堆的优势大

于分散，集聚在所难免[15-16]。且面对面

交流的质量和沟通的强度是电话或视频

通话根本无法比拟的，在失败的冲突性

任务解决中近 90%是因使用电话交流造

成的[11]。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最新趋势

也表明，随着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不

断升级，人们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需求也

在不断提升[17]，留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中，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满足更丰

富的生活需求[18]，而且城市规模越大越

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高水平的公共

服务，城市集聚的力量必然得到强化。

2.3 元宇宙不会颠覆城市发展底层逻辑

受制于脑机接口技术，元宇宙在可

预见的未来更多是一种对线下社交、会

议、教育以及娱乐等体验的增强，因此

要预判元宇宙到底会对集聚如何影响还

难以进行。但我们可以基于电话、移动

互联网对集聚影响的讨论得出判断，元

宇宙技术还不会改变城市能更好满足人

们对集聚经济的追求，以及能满足人作

为社会性动物对交往和群聚的社交需求。

甚至元宇宙发展的空间分化可能会强化

空间类聚机制，进而强化城市发展底层

逻辑，并推动形成两种趋势：那些依赖

隐性知识的企业仍会集聚扎推，而一些

被控制和协调的地方业务可能会分散全

球，通过元宇宙技术融入全球产业网

络中。

而且更重要的是，城市的产生并非

完全是纯技术的，彼得·霍尔把文化、

技术和秩序作为理解历史长河中城市发

展的关键钥匙[19]，爱德华·格拉泽将城

市视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

望，直接喊出“平坦的世界，高耸的城

市”[20]的口号。套用地理学家大卫·哈

维的话，作为升级版的时空压缩技术[21]，
元宇宙会进一步让空间障碍减少，而空

间的细微差异仍将主导资本和人才流向

和集聚地。因此，受元宇宙的影响，“城

兴人，人兴业”的城市发展新逻辑[22]和
创意阶层主导的就业结构[23]，集聚经济

仍将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空间类聚

机制也会被强化，“回归土地，归因场

景”[24]在当下城市竞争中仍然起着关键

作用，满足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的城市

舒适性[25]，依然是决定空间吸引力和竞

争力的关键。当然，一旦元宇宙的脑机

接口技术等关键技术突破后，人们对线

下的需求则很可能会出现质变，元宇宙

与真实世界平行存在，在虚拟世界符号

化的“数字人”与机器人也就别无二致，

这将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自然需要关

注，不过还为时尚早。

3 元宇宙加速城市发展分化

纵观近现代数百年城市发展史，在

技术驱动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影响下，

一些城市兴起繁荣，一些城市式微衰落，

而集聚经济和空间类聚机制进一步强化

了技术变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推动世

界城市格局变动不居。元宇宙似乎正要

浮出水面与现实世界共融共生，成为第

六次技术浪潮的重要拼图，加速城市发

展分化。

3.1 悄然进行的第六次技术浪潮

在社会经济发展周期的研究中，经

济长波理论影响甚广。所谓经济长波就

是生产力发展的周期，其关键动力是科

学技术进步引发的技术变革。最具开创

性的研究是康德拉季耶夫1935年发表的

《经济生活中的长波》提出的长波周期，

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大致时间跨

度为 50—60年[26]。熊彼特对此进行了继

承和发展，将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划

分为3个长波，第一波1783年到1842年
的“工业革命时期”，第二波 1842年到

1897年的“蒸汽和钢铁时代”，第三波

1897年到1930年代的“电气、化学和汽

车时代”[27]。后来，彼得·迪肯再次拓

展，并提出第四波1930年到1970年“汽

车、计算机”时期和第五波1970年代开

始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时期等[28]。
值得注意的是，始于1970年的第五

波已经过去50年了，理论上，第六波应

该已悄然开始。芬兰未来学家马库·维

莱纽斯在《第六次浪潮》中甚至认为，

第六波可能从2010年即已开始，其驱动

技术是智能化、资源节约型技术 （表

1） [29]。事实上，近些年蓬勃兴起的量子

计算、移动互联网、VR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生物技术、新能

源技术、低碳技术等，似乎也预示着第

六次技术浪潮推动的第六波确已开始。

3.2 元宇宙会是新浪潮标志性技术的终

极拼图吗？

从前五次长波看，新浪潮的标志性

技术要能重构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底

层逻辑，如同电气、铁路和汽车以及计

算机和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

目前观察看，作为技术集成平台的元宇

宙，让经济社会从线下移到线上，特别

是脑机接口技术一旦突破，确实有可能

成为第六次技术浪潮的终极拼图，对工

作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当然，元宇宙

技术自然也将遵循技术创新的客观规律，

从爆发到成熟还需要漫长时间，大致会

经历佩蕾丝[30]所谓的导入期、转折点和

展开期等阶段。导入期是前浪潮的技术

衰减和新浪潮的技术革新并行期，随后

会经历转折点，最后进入新技术主导经

表1 工业革命以来六次技术浪潮演替与典型城市的兴起
Tab.1 The succession and rise of typical cities and six technological waves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资料来源：根据马库·维莱纽斯 （2018） [29]第 57页“表 3-1”和彼得·迪肯 （2007） [28]第 77页“图 4-1”修
改整理而成

康德拉季
耶夫长波

标志性
技术

典型城市

第一次浪潮
（1780—1830年）

蒸汽机

伦敦、曼彻斯特、
巴黎、布鲁塞尔

第二次浪潮
（1830—1880年）

铁路、钢铁

伦敦、巴黎、
柏林、底特律、
纽约、芝加哥

第三次浪潮
（1880—1930年）

电、化学品

柏林、慕尼黑、
纽约、芝加哥、

洛杉矶、
阿姆斯特丹

第四次浪潮
（1930—1970年）

汽车、
石油化工

纽约、芝加哥、
洛杉矶、
慕尼黑、
东京

第五次浪潮
（1970—2010年）

数字通信技术

纽约、波士顿、
旧金山、

慕尼黑、东京、
台北、汉城

第六次浪潮
（2010年—?）

智能化、资源节约
型技术、生物技
术、元宇宙技术？
纽约、伦敦、巴黎、

北京、上海、
深圳、波士顿、
旧金山、东京、
汉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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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即所谓的展开

期（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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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元宇宙技术浪潮的两个时期
及其潜在风险

Fig.2 Two periods of metaverse technological waves
and their potential risks

资料来源：根据卡萝塔·佩蕾丝 （2007） [30]

“图 4-1”修改

当前元宇宙技术可能还只算是处于

导入期，一个显著依据就是受到资本狂

热追捧。可以预见的是，元宇宙技术也

将有一个大浪淘沙过程，经历从资本狂

热到泡沫破灭的大洗牌。但是，正由于

这种“创造性毁灭”，在这个过程中保留

的新基础设施、新经济、新范式却被社

会接受，新的主导产业也将替代建立，

最终成为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

变革。之后，元宇宙技术将进入转折点，

受“奇点”技术突破的推动，元宇宙技

术正式进入展开期，并成为工作、生活、

娱乐的超大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

共生，拥有与现实世界高度相似的规则

与体验，与其他第六波标志性技术一起

正式主导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底层

逻辑。

3.3 元宇宙加速城市发展分化

技术变革的本质是城市发展机会的

重新洗牌[31]。在任何一个长波中，总会

有一些城市把握机遇而走向繁荣。著名

城市学者彼特·霍尔在《载波：关于新

信息技术和创新地理的历史》中明确写

道，“长波在地理上是不均匀的”[32]。后

来他在《文明中的城市》中进一步阐释，

技术革新不会让城市整体消亡，却会重

绘世界城市地图。技术变革推动新的经

济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社会和新的

城市。正如18世纪末的曼彻斯特在先进

技术方面领跑世界，19世纪末则为美国

底特律，20世纪中叶是洛杉矶和旧金山，

到 21世纪自然还会有新的领先城市出

现，如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印

度的孟买和班加罗尔等[19]。正如当下顶

级全球创新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

分布也仍然十分不均衡[33]。
领先城市拥有领先技术，领先技术

造就领先城市。强调巨量用户数量以及

深度用户交互的元宇宙技术，必然也会

出现互联网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梅特卡夫

效应，元宇宙技术领先的城市可能会造

就新的领先城市。这是因为，当前城市

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企业家或工作人群是

否选择在此工作居住，特别是投资者、

工程师和有创造性的工人，即由那些被

誉为“精明的地点消费者”所决定[34]。
这可从一项对高科技公司选址影响因素

的调研结论得到支持，研究发现生活质

量远比其他传统的税收、管理和土地成

本等因素要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生活质

量能吸引到技术工人[34]。这与推动城市

分化的空间类聚机制高度相符。因此，

那些遵循元宇宙技术创新与发展客观规

律并主动作为的城市，应加快推动传统

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因地制宜地创

造和发挥比较优势，吸引创新型的元宇

宙企业和人才，或者在顶级集成平台抑

或特色应用中发力，从而实现城市地位

不断攀升。

4 元宇宙影响城市发展的规划

应对

数字时代推动空间向数字化、信息

化与智能化转变，规划的编制也面临新

的机遇与挑战[35]。元宇宙时代的到来，

不会导致城市消亡，但会加速城市分化，

因此正如规划要积极应对信息技术和全

球化的冲击[36]一样，规划该如何应对元

宇宙的城市发展影响，也是一个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推动经济体此消

彼长[37]，中国城市迅速崛起并重塑世界

城市版图。对当下中国城市而言，关键

是要顺应中国伟大复兴大势，深刻认识

元宇宙可能导致的城市分化，突破规划

的理性思维困境[38]，增强规划的理性和

系统性，主动作为，规避风险，抓住机

遇，更好促进城市发展。

4.1 强调理性规划，注重风险防范

4.1.1 注重城市安全

规划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方面，

要谨防资本泡沫。从技术发展阶段看，

元宇宙要经历技术导入期到转折点再到

展开期的漫长阶段，若用力过猛，导入

期势必造成过度投资、重复投资的风险。

正如在近20年里出现的世界性的互联网

泡沫或光伏泡沫等引发的投资风险一样，

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尽可能沉着冷静，把

握自身发展阶段，遵循技术发展客观规

律，因地制宜地规划和投资建设。

另一方面，要注重数字安全。城市

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建设安全城市成为

城市共同诉求[39]。在信息化时代，数字

化城市安全运行的关键是网络安全，数

字化的关键则自然是数字安全。元宇宙

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数字化技术的系统集成，在数字文明

推动下，元宇宙安全包括数字安全、人

工智能安全和网络安全，以及虚拟世界

安全引发的现实世界安全等。因此，地

方政府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

全”，提升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

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确保“数字

安全”。

4.1.2 谨防伦理风险

从工业革命开始，前五次技术浪潮

让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

化，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实现了从怀疑到

深信不疑的转变。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

马克斯·韦伯对此曾有深入讨论。他在

《经济与社会》中将标识现代性的理性划

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40]，工具理性

关注行动要追求最大的效用，价值理性

则关注行动的伦理和美学价值等。韦伯

认为，现代化社会中人们过于关注工具

理性忽略价值理性，而带来社会道德和

伦理价值风险，引发现代性危机，技术

的发展需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判

断。在地域性的社会中，地理位置相近

是友谊、合作、仇恨、冲突等各种各样

的邻里关系的基础，然而，网络技术则

推动形成“脱域化”社会，让一切关系

都超出了地理空间的限制[41]，而数字技

术塑造的社会，无疑减少面对面交流机

会，将加剧孤独感和社会隔离，对于网

络交流的过度依赖会导致与现实世界的

严重脱离[42]。因此，互联网技术的工具

理性和价值理性并不一致，元宇宙技术

亦如此。

元宇宙给我们工作生活带来便利是

确定的，也就是说，从工具理性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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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是积极的。但元宇宙营造出的与

现实世界体验高度一致的虚拟世界，推

动人类进入所谓的“后人类社会”，却很

可能会给“人”本身的存在带来挑战。

虽然埃米尔·涂尔干认为“有了分工，

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

间的联系”[43]。但过度分工和现代官僚

社会却会导致大量“中间人”的存在，

正如齐格蒙·鲍曼所言，“中间人挡住了

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

果”[44]，最终个体被物化。元宇宙技术

存在类似风险，会把人与人之间因现代

分工而不断拉开的距离进一步拉开，让

人们越来越远离真实的个体，直到人性

被物化而与真实个体完全分离，导致参

与者的道德“钝化”，以致出现齐格蒙·

鲍曼所谓的“道德消失点”，最终工具理

性与价值理性倒挂，引发人类社会伦理

危机。因此，对元宇宙技术的规划与开

发应用，更迫切需要我们强化道德、伦

理和法律的规范，让元宇宙技术更好地

服务于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

避免伦理危机。

4.2 强化系统规划，兼顾公共服务与产

业生态

4.2.1 探索推进元宇宙城市的规划建

设，升级公共服务

元宇宙技术作为一系列技术的系统

集成，应用广泛，特别是公共服务可以

成为城市运用元宇宙技术的突破口。智

慧城市概念相对较早，成为数字时代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等领域数字

化升级的总概念，而近年兴起的数字孪

生城市已成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

抓手，国家也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

提出“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上海、

浙江、天津、广州和深圳也在开展示范

性试点项目，加快打造数字孪生城市。

在元宇宙技术的加持下，可以加快规划

建设升级版的数字孪生城市——元宇宙

城市，以城市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实施，

以元宇宙技术深化“一网统管”“一网通

办”“一网协同”等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创

新。与数字孪生城市的根本差异是，元

宇宙城市叠加了“人的孪生”，数字化生

存的人可以在元宇宙中体验和实现工作、

生活和娱乐等现实世界任务。通过在复

刻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城市或完全虚拟

城市中叠加人的孪生功能，打通并融合

包括CIM、公共服务系统、城市物联网、

车联网等大数据系统，有可能彻底改变

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特别

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现实场景或虚拟场景

建设，将城市治理解构为基于元宇宙的

场景治理，大幅提升城市治理或社会治

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2.2 做好元宇宙产业生态圈规划，提

升产业能级

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因

地制宜推进元宇宙底层核心技术创新，

以及感知交互的新型终端研制，探索建

立元宇宙技术标准、规范和伦理原则等，

打造元宇宙产业生态圈，进而推动城市

功能升级。在元宇宙被誉为引领新一轮

技术革命的“技术王者”的情况下，要

积极布局元宇宙产业，加快元宇宙应用

服务。一方面，要遵循产业和技术变革

的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

推进元宇宙产业，如依托显示屏产业基

础发力VR/AR显示器，依托汽车产业和

制造业基础发力智能汽车、物联网和车

联网等元宇宙相关产业。另一方面，依

托不断集成壮大的元宇宙技术，推进元

宇宙技术的场景应用，在基于元宇宙技

术的游戏、社交、办公、教育、医疗卫

生以及政务服务等方面发力，加快元宇

宙技术的内容创造和终端场景应用开发，

成为元宇宙服务应用的先行城市。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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